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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韵律结构是架起音系 句法研究的一座桥梁，研究韵律结构，不但可以提供解释韵律结构

的音系特征理论方法，也可以给自然语言的语音合成、语音识别甚至韵律建模和言语工程提供理

论指导。对国内外韵律结构的研究现状尤其是汉语韵律结构的研究做了一个总体回顾，对汉语韵

律结构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进行了探索，为汉语韵律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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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律 （ｐｒｏｓｏｄｙ），又称节律、音律、超音段
（ｓｕｐ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特征、非线性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特征，
主要指与强调、节奏和语调有关的言语信号成分［１］。

韵律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προσωδíα（ｐｒｏｓｏｄíａ），
它的原意是 “与音乐相配的歌曲”（ｓｏｎｇｓｕｎｇｔｏ
ｍｕｓｉｃ）或者 “伴奏唱腔”（ｓｕｎｇ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ｍｅｎｔ），
隐含的意思是词汇本身所带有的一种音乐伴奏。在

诗学上主要用来指代节奏、韵体和诗体，而在语言

学中经常被用来指代话语中的音长、重音、声调、

语调等音系特征，这些音系特征也可以称之为韵律

特征［２］。韵律特征受到音高、音长和音强等声学变

量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语音表层形式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ＰＦ）。韵律成分是非音段性的，一般不能单
独存在，只能依附于音段音位或者音位组合而存在，

所以至少覆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段，表现出鲜明

的超音段特征。语音的音长、重音、声调、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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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音渡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都可以看作韵律［３］。换句话

说，韵律是音段层次以上的音系组织，是将各种语

言学单位组织成话语或话语中关联组块的系统组织。

韵律的实现不但能够传递语言学信息，而且能够传

递副语言学信息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包括
说话人的情感、态度等）和非语言学信息 （ｎ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包括传达焦点、强调、短语
分组等），另外还有区分词汇、表达语气态度等功

能。总体看来，由于汉语是单个字就可以构成一个

音节，所以汉语的韵律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如音节

组合、轻重音、语调、节奏、停延等，既有语句层

面的韵律，也有词语层面的韵律。所以在运用西方

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韵律结构的时候，要考虑到汉

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个性特质。

韵律特征又称超音段特征，是加于话语音段线

性组合骨架上涉及大于单个音段的语音单元之间对

立的语音特征，主要指音高、音强和时长等相关参

数的动态模式构成的重音 （ａｃｃ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节奏
（ｒｈｙｔｈｍ）、声调 （ｔｏｎｅ）和语调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音
系结构对于句法短语结构很敏感，但是短语结构的

多种元素会影响音系表征，焦点会影响韵律，实义

成分和功能成分之间的差异在韵律结构中也起着一

定的作用。因此，探索词汇层级之上的韵律结构制

约条件，以及制约条件在汉语音系和句法成分中的

等级排列规则，可以为汉语韵律结构的解释寻求新

的突破口。因而，在围绕汉语语法的研究中，汉语

的韵律结构一直是研究的焦点和难点，众多学者各

抒己见，意见迥异。

一、音系 句法接口研究概要

　　 （一）音系 句法的关联以及层级理论

根据各种理论在创造音系辖域时句法表征所起的

作用，国内外对于音系 句法的接口研究可以归纳为

两派：其一是直接关联理论 （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
ｒｙ，ＤＲＴ），代表人物主要有 Ｍａｎｚｉｎｉ［４］、Ｋａｉｓｓｅ［５］、
Ｒｉｚｚｉ＆Ｓａｖｏｉａ［６］等。ＤＲＴ提倡词汇之间的音系关系
可以从其相应的句法结构中直接读出。ｃ统制或者
ｍ统制的参数结构关系决定音系关系。在Ｋａｉｓｓｅ［５］

的原始模型之上，Ｒｉｚｚｉ＆Ｓａｖｏｉａ［６］增加了像Ａｇｒ管
辖和Ｆ管辖两个参数。ＤＲＴ认为句法结构无需经过
“句法单位→韵律单位”的转换便可以直接参与音系
规则的操作，句法规则如 ｃ统制 （ｃｃｏｍｍａｎｄ）或
者ｍ统制 （ｍｃｏｍｍａｎｄ），也就是管辖规则，可以直

接用来确定音系规则的作用域 （ｄｏｍａｉｎ）［７－８］。其二
是间接关联理论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ＲＴ），
主要指韵律音系学的韵律层级理论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Ｔｈｅｏｒｙ，ＰＨＴ），而ＰＨＴ又可以进一步分为
基于关系的方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ＢＡ），
代表人物主要有 Ｎｅｓｐｏｒ＆Ｖｏｇｅｌ［９－１０］、Ｈａｙｅｓ［１１］等，
以及基于边界的方法 （Ｅ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ｒ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ＢＡ），代表人物有Ｃｈｅｎ［１２］、Ｓｅｌｋｉｒｋ［１３］

等。ＰＨＴ认为句法音系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虽然
音系过程在韵律结构中的应用可能来源于形态句法

结构的变化，但是其应用比较特殊，不能等同于句

法结构的变化。ＲＢＡ认为音系短语φ包括一个句法
中心语和几个在非递归性结构中本身非中心语的句

法成分［１０］，而ＥＢＡ认为音系短语φＣ的左／右边界
和形态句法 Ｘ的左／右边界相对应。严格的韵律层
级假设 （ｓｔｒｉｃｔｌａｙｅ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人类语言的韵
律结构存在以下层级体系：

话语 （ｔｈｅ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Ｕ） 语调短
语 （ｔｈｅ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ｒａｓｅ，ι） 音系短语或者韵

律短语 （ｔｈｅ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ｒａｓｅｏｒ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ｐｈｒａｓｅ，
φ） 粘附组 （ｔｈｅｃｌｉ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Ｇ） 音系词或韵

律词 （ｔｈｅ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ｏｒｄｏｒ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ｗｏｒｄ，ω）
音步 （ｔｈｅｆｏｏｔ，Ｆｔ） 音节 （ｔｈｅｓｙｌｌａｂｌｅ，σ） 莫

拉 （ｔｈｅｍｏｒａ，μ） 音段 （ｓｅｇｍｅｎｔ）。
早期生成语法的著述中就存在句法成分影响音

系的论点。在各种音系现象中，一个句子在不同位

置上句法结构方面的差异与其各种各样音系现象的

突显和缺省彼此相关。具体论述可见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Ｈａｌｌｅ［１４］， ＭａｃＣａｗｌｅｙ［１５］， Ｓｅｌｋｉｒｋ［１６］ 等。 虽 然

Ｐｕｌｌｕｍ＆Ｚｗｉｃｋｙ［１７］，Ｓｅｉｄｌ［１８］，Ｅｌｏｒｄｉｅｔａ［７］等曾经以
各种方式质疑过句法 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是

Ｎｅｓｐｏｒ＆Ｖｏｇｅｌ［１０］，Ｔｒｕｃｋｅｎｂｒｏｄｔ［１９］，Ｓｅｌｋｉｒｋ［２０］等
坚信音系 句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Ｃｈｏｍｓｋｙ
＆Ｈａｌｌｅ［１４］注意到韵律重音的局部突显倾向于落在短
语最右边的成分内，同时句子表层结构的语音式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ｍ，ＰＦ）由音系成分对应的句法形式
决定，且表层结构中的词汇有各种层次的边界，这

些边界可以把表层形式分为各种词类，但是他们并

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ＭａｃＣａｗｌｅｙ［１５］认识到东
京日语句法结构的“首降”（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ｏｗｅｒｉｎｇ）现象与
句法成分有关，经常在句法结构的左边界。

Ｓｅｌｋｉｒｋ［１６］认为法语词尾辅音在元音前不会删除，即
法语的连诵 （ｌｉａｉｓｏｎ）与句法结构密切相关。
Ｐｕｌｌｕｍ＆Ｚｗｉｃｋｙ［１７］曾经指出，音系 句法之间存在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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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对称性，某些具体的句法信息确实可以给音系

现象提供理据，但绝没有音系信息可以给句法现象

提供理据。另外，经典转换生成语法中各类句法表

征形式如深层结构、循环结构、浅层结构、表层结

构似乎与音系规则应用的相关信息有关。但他们依

然认为缺少理据来证实音系句法之间的交互作用，

那些表面看来音系制约句法的语言现象也许是伪造

的、不真实的概括，是由于韵律外的因素或非句法

规则在起作用。

　　 （二）ＯＴ框架内音系 句法的交互作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优选论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ＯＴ）［２１］的产生，有些学者开始在 ＯＴ框架
内解释音系 句法的交互作用，并产生了一些成果，

如Ｔｒｕｃｋｅｎｂｒｏｄｔ［１９］，Ｓｅｌｋｉｒｋ［２０］。尤其是 ＯＴ语法的
思想改变了传统的韵律研究的规则，人们开始思考

韵律结构的音系制约条件以及其在不同语言中的排

列方式，也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理想的带有普遍性

的制约条件，具体可以参看 Ｔｒｕｃｋｅｎｂｒｏｄｔ［１９］，
Ｓｅｌｋｉｒｋ［２０］，马秋武［２２］等。Ｔｒｕｃｋｅｎｂｒｏｄｔ［１９］认为句法
结构会影响词汇层次以上的韵律结构。他在节律音

系学和ＯＴ的影响下，认为韵律是存在着各种层级
的，并且高一级的韵律结构和低一级的韵律结构的

组织方式是一样的。然后他又在ＯＴ框架内提出了
一些制约条件，如 Ｅｘｈａｕｓｔ、ＮｏｎＲｅｃ、ＡｌｉｇｎＦ，Ｒ、
ＡｌｉｇｎＸＰ，Ｒ、ＡｌｉｇｎＸＰ，Ｌ、ＷｒａｐＸＰ、ＳｔｒｅｓｓＸＰ、

ＢｉｎＭａｘ等制约条件，并用厦门话、Ｃｈｉｃｈｅｗ^ａ、
Ｇｈｉｎｉ等语言对这些制约条件的排列进行了探索。他
还对焦点和重音、焦点和句子结构进行了探索，并

认为焦点对重音会产生影响，句法结构对重音也会

产生影响。如果焦点带有句法特征，那么对重音的

影响就成为句法音系投射的一部分。这正如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２３］所提出的两条与焦点有关的投射制约
条件：１）句子中强重音总是落在标有Ｆ的句法成分
内部；２）在焦点内部，普通重音规则决定句子强中
音的位置。最后，Ｔｒｕｃｋｅｎｂｒｏｄｔ［１９］归纳总结了七条
音系 句法接口的论点。Ｓｅｌｋｉｒｋ［２０］详细解释说明句
法 音系接口的基本要素：句法成分辖域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ｄｏｍａｉｎ）和韵律成分辖域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ｄｏｍａｉｎ）。她还对两者在句子层次的音系
和语音现象中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释，认为对这种

关系的理解是另外两个核心要素赖以存在的基础：

一个是形成句法表征的语素和词项在形态句法特征

集合中的音系实现，也就是拼出 （ｓｐｅｌｌｏｕｔ）；另一

个是句子表层词序的句法表征线性排列及其在语音

层 次 的 实 现。Ｓｅｌｋｉｒｋ［２０］在 Ｌａｄｄ［２４］，Ｎｅｓｐｏｒ＆
Ｖｏｇｅｌ［１０］有关语调短语以及Ｃｈｏｍｓｋｙ［２５］的最简语段
理论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ｐｈａｓｅｔｈｅｏｒｙ）研究基础上，第一
次提出包含ι辖域、φ辖域和ω辖域的句法 韵律

相互关联的匹配理论 （ｍａｔｃｈｔｈｅｏｒｙ）。马秋武［２２］探

索了语言韵律结构的普遍性倾向，并从四种语言的

韵律结构出发，在优选论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和描写

了不同语言的韵律结构，指出优选论在解释不同语

言韵律结构时带有普遍性，而且可以体现语言韵律

结构上的类型变化。

　　 （三）汉语语法研究者对韵律结构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汉语语法本体研究的不断深入，

从韵律的角度来研究语法也慢慢地成为一个热点发

展起来。作为一种比较新的视角，它解决了许多用

传统的语法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韵律受到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汉语语法研究者的关注，而今，

韵律音系学理论不仅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而且取

得了很多成果，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汉语学者在以汉语为基础的韵律研究中表现

活跃，不乏集大成者。有进行语音实验研究来验证

韵律特征的，也有提出理论假设构建理论框架的。

无论是采用哪一种研究方式，对于汉语韵律结构的

研究已经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语言学的烙印，这一点

从韵律研究的文献论述中可见一斑。叶军［２６］从表

达功能上把韵律分为两层，认为第一层是语素和词

层面上的韵律，第二层是语句层面上的韵律。叶军

的研究主要是语句平面上的韵律问题研究，如轻重

音、变调、停顿、语调等。冯胜利对现代汉语的韵

律研究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他认为，“汉语书面

语的语法是以韵律为模式的语法体系”［２７］。冯胜

利［２８］用比较通俗的话语揭示了韵律的含义：“人们

说话的时候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重；有的音长，

有的音短。这就是韵律。”可以看出，冯胜利认为

韵律主要是指语音的轻重和长短，而长短是指音节

组合时音节数目的多少。冯胜利［２９］阐释了韵律构

词学和韵律句法学这两个汉语研究新领域。提出了

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的构想，首次将 “韵律

词”概念引入汉语研究领域，系统提出了一系列韵

律词法和句法的概念、规则，并结合实例与国内外

研究成果，从全新的理论系统出发，提出并解决了

一些汉语中的热点问题。冯胜利［３１］还从韵律角度

分析了动宾结构、“把”字句、“被”字句的头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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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现象和动宾＋量、动宾＋介、动补＋宾的尾大不
掉现象，并从语法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汉语由于韵律

的作用所发生的一系列句法演变现象，系统地阐述

了汉语语法和韵律相互作用的理论，建立了比较完

善的汉语韵律语法系统。

ＢｉｎｇｆｕＬｕ（陆丙甫）和 ＳａｎＤｕａｎｍｕ（端木
三）［３１］对汉语定中结构中形容词和名词的音节数目

搭配以及述宾结构中动词和名词的音节数目搭配做

过比较详细的研究。认为汉语单双音节的搭配选择

与语法结构类型有关，定中结构和述宾结构中单双

音节的搭配模式是不一样的，定中结构中 ［双音节

＋单音节］是好的形式，［单音节＋双音节］是不
好的形式，而在述宾结构中 ［单音节＋双音节］是
好的形式，［双音节＋单音节］是不好的形式。Ｓａｎ
Ｄｕａｎｍｕ（端木三）［３２］还提出了汉语单双音节的选择
与成分的次序有很大的关系。王洪君［３３］在研究中将

韵律单位与层级分为五级，从大到小依次为：语调

段、调群段、音步、音节、摩拉。她认为，汉语普

通话以双音节音步为主，其次是单音节和三音节。

她还认为，“韵律”是指音流中音质之外的音高、音

强、音长结构，韵律单位与层级 “是指那些由不同

的韵律标记定义的大小不同的单位”。语法边界与韵

律边界，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并将不一致的情

况形象地定义为 “跨界”。王洪君［３４］还把定中结构

分为 ［名词＋名词］和 ［形容词＋名词］两小类进
行分析，并和述宾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对

于 ［形容词＋名词］定中结构来说，［单音节＋双
音节］比较多见， ［双音节 ＋单音节］相当少见，
［单音节＋单音节］、［双音节＋双音节］也比较多
见，而且 ［形容词＋名词］定中结构的音节数目搭
配模式更接近述宾结构，而不是 ［名词＋名词］定
中结构。同样是修饰成分，名词性的定语最好是非

单音节的，而形容词性的定语却最好是单音节的。

因此，可以说汉语的音节数目选择不仅与语法的结

构类型有关，而且与修饰成分的类别有关。吴为

善［３５］认为，“从生成语言学的观点来看，韵律是语

义、句法、语用诸要素经过选择、转换后的终端表

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 ‘语音表达式’”。吴为善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音节组合和轻重音模式上。吴

为善［３６］还探讨了汉语节律的自然特征、汉语音节组

合规律、双音化规律和汉语节律的结构模式。他还

通过分析古代诗歌的节律格式来探讨汉语节律的自

然特征，并认为古代诗歌的节律格式反映了汉语节

律的自然特征。总之，从上述各家对韵律的分析和

理解来看，韵律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如音节组合、

轻重音、语调、节奏、停延等等，既有语句层面的

韵律，也有词语层面的韵律。

　　 （四）汉语韵律结构的实验研究现状

任何理论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音系学理论也不

例外。随着语音学的不断发展，语音合成、语音识

别等应用对于高自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而韵

律在整个系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研究韵律

的节奏、韵律边界、重音、停顿等，无论对语音研

究本身，还是言语工程学的研究、韵律的研究都是

很重要的。所以无论是实验语音学，还是言语工程

学，都对韵律的模式模型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也产生了大量与韵律研究相关的科研成果。下面简

要回顾一些运用实验语音学、实验音系学或者声学

方法，在声调语调的研究、重音、停顿、韵律层级

和边界、以及韵律特征预测建模等韵律研究方面的

集大成者。

赵元任先生早在 １９３３年就用两个经典的比
喻——— “大波浪和小波浪”与 “橡皮条”理论———

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字调和语调的相互影响，指出了

汉语的字调和语调的区别。吴宗济先生从上世纪８０
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并关注韵律的研究。吴先生

认为，普通话二字组、三字组、四字组是句子中的

基本调群单元，语调以这些小单位为基础，合理运

用变调规则，就能够生成符合情感的句子。林茂

灿［３７］认为汉语语调体现于两个变量：音高重调和边

界调。许毅［３８］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研究汉语的声调

和语调。王韫佳［３９］等人对语句层面上的双音节韵律

词的重音感知特点进行了研究。曹剑芬［４０］依据句法

结构确定出一至四级停顿出现的规律，认为语句内

部各级停顿的分布与句法结构和词性之间没有始终

一致的相关关系。林茂灿［４１］认为语句中有两种人们

可以感觉到的间断：无声波间断和有声波间断。无

声波间断是由停顿 （ｐａｕｓｅ）引起的；而有声波间断
不是由停顿引起的，而是由间断前的音节时长拉长

等所致。邓丹［４２］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的

研究方法，以汉语韵律词为基础，针对汉语自然语

句的韵律结构，分别从韵律短语位置、所处停延边

界、组合类型和句法结构等方面对韵律词在语句中

的音高、音长、重音和轻声的特征进行了考察。另

外还有吕士楠、石锋、李爱军等人从实验语音学或

者实验音系学方面对韵律结构的音高、时长、停延

边界、语调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实验论证，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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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贡献。

二、汉语韵律结构音系 句法接口研究

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国内外音系 句法接口理论的回顾，可以
发现，汉语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在理论

上除了冯胜利首先提出的韵律句法学外，还没有新

的理论产生，在实践上汉语韵律结构的研究也没有

能够利用西方最新的语言学理论如最简方案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Ｐ）、ＯＴ语法等理论来发
展自己。正如冯胜利［４３］所言，即便是韵律句法学理

论 “还没有得到世界上主流语言学的广泛认同”。所

以，引进推介有关音系 句法或者韵律 句法的最新

研究成果，为汉语韵律结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

时也为进一步创新理论奠定新的基础就显得非常迫

切，非常必要。

汉语韵律结构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

方面探索句法结构对韵律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探

索韵律特征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句法制约韵律”的

理论已经被很多学者广为接纳，但是新的理论、新

的方法还在不断产生，所以它依然是研究考查的主

要内容。而 “韵律制约句法”的观点还没有被大多

数西方语言学家广泛接受，它将是汉语韵律结构研

究寻求突破的关键所在。

第一，“句法制约韵律”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

研究需要从汉语句法结构入手，如汉语主谓结构、

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动补结构以及联合结构的韵

律辖域、韵律层级以及汉语的韵律结构维度，最终

建立一种多维汉语韵律结构模型。这种模型与自主

音段音系学和ＣＶ音系学的骨架模型相类似，但各
个维度的变化以及各维度之间的层级将更加系统，

操作性更强。当然，此研究在韵律层级理论的基础

上，可以遵循如图１所示的研究模式。

图１　“句法制约韵律”的研究模式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ｙｎｔａｘ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ｓｏｄｉｅｓ

　　具体在汉语韵律结构研究中，也就是先搜寻各
种句法结构的语料，然后根据句法的投射规则，分

析其在韵律上可能的表征形式，如重音、时长、声

调、语调表现，然后再通过音系规则或者优选论的

制约条件，推导或优选出其实际的语音表征形式。

目前大多数句法 音系接口的研究都与 Ｃｈｏｍｓｋｙ的
“管约论”和 “原则参数理论”相关，但是 “最简方

案”的两个最重要的假设对于句法 音系接口的研究

还没有在汉语韵律结构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首先，

语言是各种接口条件优化的结果，人类语言机能必

须要满足这些接口条件。句法是调节各种接口的一

种推导程序，在这个前提下，句法总是先于音系，

句法创造的各种结构，无论是线性组合关系还是非

线性的聚合关系，都是音系分析的基础。其次，句

法推导机制所创造的各种结构会对各种接口产生馈

给作用，推导程序的影响会在句法 音系接口构建的

表征形式中体现出来。在这个前提下，音系会处理

句法创造的各种结构，并把处理的结果反馈给句法

规则，从而在句法规则中做出调整。可以用最简方

案中 的 “多 级 拼 出 假 设”（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ｐｅｌｌＯｕ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ＭＳＯＨ）示例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Ｃｈｏｍｓｋｙ的Ｙ－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ＹＭｏｄｅｌ

　　在上面的线性图示中，拼出作为最简方案中的
一个术语，指的就是将结构描写内的语音表征式与

其他种类信息区分开来的操作过程，它是区分ＰＦ和
ＬＦ的理据。ＰＦ中不允许有语义信息，而ＬＦ中不允
许有音系信息，在拼出之前发生的移位会影响句子

的发音，而拼出之后的移位则不会影响发音［４４－４５］。

所以，Ｃｈｏｍｓｋｙ的语段推导理论可以和更高层级的
韵律结构结合起来，句子层次的重音和子句的调域

可以通过语段投射到特定的韵律成分中而推导出来，

如音系短语φ、语调短语ι，以及话语Ｕ等层次。
第二，“韵律制约句法”的理论研究。此研究最

早出现于诗学研究中。中西方诗歌的格律模式，要

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满足韵律的条件，运用准确

的句法结构。汉语律诗的平仄组和，英语诗歌的抑

扬格、扬抑格等各种格律，都会对诗歌的句法结构

产生影响。这对人们进行自然语流的韵律研究具有

一定的启示。汉语自然语流中各种语调的抑扬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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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产生的语音和感知效果，为语音合成中句

法结构的选择给予帮助。语调、声调、重音、时长

等几个方面都会对韵律词或者韵律短语的选择产生

影响。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所以也是研究的

突破点。词语和词语在组合成复合韵律词时，或者

词语在进入句子中时，都要经过一些变化，这种变

化既有语义、语法、语用的要求，也有韵律上的要

求，这种韵律要求就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它既包括

为了韵律平衡与和谐而做出的音节数目或词语的调

整，也包括不同韵律结构对句法结构的约束限制，

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性制约条件。总之，通过相关

研究，创建一种新的结构体系来模拟句法和韵律结

构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为自然语言的语音合成、

语音识别甚至韵律建模和言语工程做出微薄的贡献。

三、汉语韵律结构音系 句法接口研究

展望

汉语语法的各种句法结构通过其韵律特征包括

声调、语调、重音、停延等，和音系规则在多个层

级上发生互动，并最终形成语言的语义表征形式

（ＬＦ）和语音 音系的表征形式 （ＰＦ），从而确证
了生成语法的Ｔ模型或者Ｙ 模型。另外，这种互
动也正好说明，独立于音系的句法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ｅｅｓｙｎｔａｘ）或者独立于句法的音系 （ｓｙｎｔａｘｆｒｅ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不存在语法上的普遍性。汉语音系 句

法的互动关系，通过韵律以及韵律结构中介，构成

了人类语言普遍语法体系的一部分。

生成语法为音系 句法接口研究提供了理论基

础。在生成语法最简方案的框架内，从语段理论、

多重拼写等方面解释汉语重音 （包括短语重音、句

子重音、焦点重音等）、声调 （连读变调）、语调

（边界调、调型、节奏、时长）等韵律结构，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重音尤其是句子重音与句法结构有

着一定的关联，音高、重音等韵律特征可以通过句

法结构，在不同的韵律结构中体现出来。句法结构

会影响韵律结构的切分，而韵律结构的切分具有循

环性和往复性。信息结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无论是焦点 （ｆｏｃｕｓ）还是已知信息 （ｇｉｖｅｎｎｅｓｓ）都
会影响句子的声调结构，从而在语音式中表现出不

同层级的基频域 （Ｆ０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短语重音与句子的
语调相关，焦点以及句法结构都会对短语重音的分

配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Ｈａｌｌｅ［１４］所提出

的核心重音规则 （ＮＳＲ）。当然，句子的韵律结构在
不同的语言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如中心语置尾

（ｈｅａｄｆｉｎａｌ）的语言、中心语置首 （ｈｅ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ｌ）的
语言以及中心语置中 （ｈｅａ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的语言中会有
差异，但是，语言的差异只不过是参数不同而已，

其核心原则具有语法上的普遍性。在语段理论中，

通过合并 （Ｍｅｒｇｅ）、一致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移位
（Ｍｏｖｅ）等手段，可以发现语言共性。大多数语言
中，语调短语中最强的短语重音往往落在语调短语

的最右边，即右重原则 （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就
带有普遍性，汉语也符合右重原则。

韵律结构是架起音系 句法研究的一座桥梁，研

究韵律结构，不但可以提供解释韵律结构的音系特征

理论方法，也可以给自然语言的语音合成、语音识别

甚至韵律建模以及言语工程提供理论指导。在

Ｃｈｏｍｓｋｙ［４６－５０］的最简方案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框架
内，通过语段 （Ｐｈａｓｅ）以及多层拼出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ｐｅｌｌＯｕｔ）可以探索汉语韵律结构的音系 句法接口

问题。最简方案认为，人类语言机能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Ｌ）总是会做出最优化的选择，追求音系
和句法表达的简单性和经济性。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

语用系统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这个系统由两部分
组成：一种是发音 感知系统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为Ａ－Ｐ系统），一种是概念 意向系统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为 Ｃ－Ｉ系统）。
这两部分对于语言的接口研究尤其重要，Ａ－Ｐ系统在
语言的表层中体现为语音 音系的表征形式 （ＰＦ），而
Ｃ－Ｉ系统则表征为语义形式 （ＬＦ）。这两种表征形式
都通过句法的多层拼出，与语言的基本组织单位———

词汇 （Ｌｅｘｉｃｏｎ）相连。这就是Ｃｈｏｍｓｋｙ著名的Ｙ模
型或者 Ｔ模型。因此，语言的接口研究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主要在其音、形、义三者之间来完成。

对于韵律模型构建，当前形成的韵律模型主要

有：句法为基础的模型 （ｓｙｎｔａｘ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音
系为基础的模型 （ＰＦ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以及其他各类
混搭模型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ｍｏｄｅｌｓ）。混搭模型包括糅
合音系 句法的模型、Ｕｒｉａｇｅｒｅｋａ［５１］和Ｓａｔｏ［５２］的多层
拼出模型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ｐｅｌｌＯｕｔｍｏｄｅｌ）以及ＴｏＢＩ模
型。通过比较，发现各种模型都在解释特定语言的

韵律结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或者正在发挥着很大

作用。然而，大部分模型没有能够把韵律结构放到

整个语法体系中来考察，而总是局限于句法推导的

规则内，对语言的韵律特征进行考察，忽略了非语

言信息 （ｎｏ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副语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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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对韵律结构的影响。因
此，汉语句法 韵律的互动研究，可以在最简方案的

框架范围内，通过语段和多层拼出，完全可以避免

各模型的局限性。根据Ｓｈｉｏｂａｒａ［５３］有关日语的韵律
语段假设，可以提出汉语自身的韵律语段假设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Ｐｈａｓ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ＣＰＰＴ），并在
ＣＰＰＴ的基础上，参考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５４－５５］的递增结构构建
机制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和
Ｓｈｉｏｂａｒａ［５３］有关日语的韵律语段模型，设计出汉语
音系 句法接口的韵律模型。在未来研究中，可以从

形式和功能、表征和产出以及其在语音合成中的文

语转换 （ＴＴＳ）和自动语音识别 （ＡＳＲ）中的评价
问题等方面，对这种理论模型在汉语韵律结构中的

应用，做出说明和讨论。

四、结束语

音系 句法接口研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课题，

包括不同语法模型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牵涉到

句法、语义、语音、语用甚至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

言学等相关学科。对于它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但总体而言，它既包括句法对音系的制约，

也包含音系对句法的制约。通过研究韵律结构，

可以探索音系 句法之间的关联与分歧，从而探索

语言的普遍规律或者带有普遍性的制约规则。从语

言学的角度来讲，韵律结构是音系和句法之间关联

的桥梁，因此音系 句法接口的研究经常被认为

就是韵律 句法接口的研究，这一观点看似没有什

么大的问题，但其实并不是很准确，音系结构包括

韵律结构，但是韵律结构不能替代音系结构，二者

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对于韵律结构的研究，

通常超越词的层级，探索短语甚至句子层次的各种

音系特征。探索词语之上的音系特征或者韵律特

征，对于汉语来说，就是探索不同韵律层次的音系

特征。因为汉语形态学并不发达，每一个汉字就相

当于英语或者其他日耳曼语言的一个单词，所以，

汉语在音系和句法方面表现出更多的语言特性，这

种语言的特性也为语言共性研究提出了一种挑战，

但同时又为普遍语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据。

音系 句法接口的研究对于生成语法理论的发

展至关重要，因为成熟的语言是音、形、义的结合

体，三者有机结合才可以充分表现语言的独特魅

力，音形的选择最终都是用来表义的，而二者的结

合方式在不同的语言里表现出一定的特质，但是也

不可忽略其共性的存在。汉语的韵律结构对于音形

的结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驳斥

西方有些学者所宣称的 “句法独立”或者 “句法自

治”的思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论证 Ｃｈｏｍｓｋｙ
有关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所以，音系 句法接口

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在实践上对于语音合成、

语音识别以及言语工程等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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